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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如
中
國
人
會
對
美
國
有
所
批
評
、
甚
至
挑
剔
一
樣
，
美
國
人
也
會
對
中
國
有
所

批
評
、
甚
至
挑
剔
。
面
對
他
們
的
批
評
或
挑
剔
，
我
們
應
該
冷
靜
，
想
一
下
他
們
的
話

是
否
真
有
道
理
，
而
從
那
些
言
之
有
理
的
話
中
，
我
們
應
該
體
會
其
態
度
的
真
誠
，
以

及
吸
取
其
忠
告
的
必
要
。

《
紐
約
時
報
》
專
欄
作
家
托
馬
斯
．
弗
里
德
曼
訪
華
後
寫
的
文
章
，
有
對
中
國
的

熱
情
稱
讚
，
更
有
對
中
國
的
批
評
和
建
議
，
筆
者
覺
得
他
是
一
個

真
正
希
望
中
國
好
的
美
國
人
，
他
的
很
多
觀
點
和
建
議
值
得
我
們

思
考
。弗

里
德
曼
關
注
環
境
保
護
問
題
，
每
年
訪
華
給
他
最
深
的
印

象
是
，
中
國
人
說
話
更
自
由
了
，
呼
吸
則
更
困
難
了
。
他
眼
見
中

國
環
境
污
染
現
象
嚴
重
，
衷
心
希
望
中
國
不
要
重
蹈
美
國
的
覆
轍

，
不
再
嘗
美
國
人
嘗
過
的
﹁先
發
展
，
後
清
潔
﹂
的
苦
果
。
他
說

他
讚
賞
鄧
小
平
關
於
﹁白
貓
和
黑
貓
﹂
的
話
，
並
希
望
中
國
還
有

一
隻
﹁綠
貓
﹂
，
有
一
個
空
氣
新
鮮
、
河
水
清
潔
的
綠
色
環
境
。

不
久
前
，
弗
里
德
曼
再
訪
中
國
，
看
到
珠
海
國
華
匯
達
風
能

開
發
公
司
建
造
的
風
力
發
電
站
已
開
始
發
電
，
從
而
使
廣
東
省
進

入
了
開
發
和
使
用
綠
色
能
源
的
新
時
代
，
便
寫
了
一
篇
文
章
，
欣

喜
地
報
道
說
：
﹁中
國
正
在
走
向
綠
色
﹂
。

然
而
，
他
又
說
，
這
既
是
一
則
好
消
息

，
又
是
一
則
壞
消
息
，
因
為
他
在
風
力
發
電

站
所
在
的
山
上
看
到
了
澳
門
。
在
這
個
賭
城

，
其
中
一
家
酒
店
就
有
八
百
七
十
張
賭
桌
、

三
千
四
百
台
吃
角
子
機
器
，
而
風
力
發
電
站

二
十
一
台
發
電
機
所
發
的
電
只
能
供
這
家
旅

館
賭
徒
大
軍
的
﹁綠
色
賭
博
﹂
用
上
幾
個
小

時
。
顯
然
，
這
個
來
自
擁
有
合
法
賭
城
及
其
無
數
賭
桌
和
吃
角
子

老
虎
的
美
國
的
專
欄
作
家
，
對
賭
博
也
是
十
分
反
感
的
。

從
珠
海
風
力
發
電
站
的
建
成
，
弗
里
德
曼
想
到
了
中
國
應
逐

漸
發
展
一
種
更
為
清
潔
、
以
知
識
為
基
礎
的
服
務
性
經
濟
。
他
說

，
這
種
經
濟
應
從
﹁中
國
製
造
﹂
變
為
﹁中
國
設
計
﹂
和
﹁中
國

創
想
﹂
，
也
即
中
國
經
濟
應
變
得
﹁更
綠
﹂
、
﹁更
聰
明
﹂
。
為

此
，
中
國
公
民
應
有
監
督
地
方
企
業
和
政
府
、
對
其
污
染
環
境
行

為
提
出
訴
訟
的
權
利
，
中
國
還
應
有
更
自
由
的
信
息
流
通
，
從
而

有
一
個
基
於
知
識
深
化
的
改
革
創
新
的
社
會
。

弗
里
德
曼
顯
然
不
是
那
種
害
怕
中
國
崛
起
、
認
為
中
國
的
強

大
會
構
成
對
世
界
的
威
脅
的
美
國
人
。
他
的
建
議
好
得
很
。
是
的

，
中
國
不
能
僅
有
廉
價
的
勞
動
力
，
不
能
只
有
製
造
產
品
的
工
廠
作
坊
，
而
應
該
像
古

文
明
時
代
一
樣
，
像
北
京
奧
運
會
開
幕
式
上
所
展
現
的
那
些
遙
遠
年
代
的
壯
觀
瑰
麗
景

像
一
樣
，
有
更
多
的
構
想
和
發
現
，
有
更
多
的
設
計
和
創
造
，
有
更
多
、
更
重
要
的

﹁四
大
發
明
﹂
，
從
而
成
為
對
世
界
作
出
更
大
貢
獻
的
當
代
文
明
大
國
。

八月底去捷克，涼爽的秋
風中仍然能感覺到 「布拉格之
春」的餘熱。 「瓦茨拉夫廣場
」是布拉格的市中心，也是這
座城市的歷史博物館。僅僅在
最近的半個世紀中，它就見證

了捷克的兩次歷史巨變。在高大的瓦茨拉夫親王
的銅像下面，有一座小小的、低調的、很容易被
忽略的墓碑，但卻沒有人忽略它。那裡埋葬着兩
個同名的青年─十九歲的伊安和二十歲的伊安
。他們雖然互不相識，但四十年前他們同在這個
廣場，為了同一信念，把自己青春的身體當作火
炬點燃。

今年八月是 「布拉格之春」四十周年。一九
六八年，捷克人追求 「人性化的社會主義」，但
俄國 「老大哥」的坦克把他們的人性和尊嚴碾壓
得粉碎。如今，在 「瓦茨拉夫廣場」看到的不再
是蘇聯士兵和滿腔怒火的青年學生，而是美國遊
客和滿身惹火的賭場女郎。 「斯大林式」的社會
主義早已不存在了，但 「里根式」的資本主義為
捷克人帶來了他們想要的人性和尊嚴嗎？

在 「瓦茨拉夫廣場」的國家博物館前，正在
舉辦一個內容膚淺、名為《布拉格一九八六》的
歷史圖片展覽。一輛當年蘇軍使用的坦克車擺放
在博物館外面，並且模擬發出隆隆的聲響。西方
傳媒希望在布拉格找到四十年前的憤怒，但令他
們失望的是，那些經歷過 「布拉格之春」，現已
染上秋霜的人寧願選擇沉默，而沒有那場經歷的
青年人對那段歷史並不了解。

上世紀六十年代是一個 「造反」的年代。無
論在布拉格，還是在巴黎、加州、香港、北京，
都會看到激昂的青年人衝上大街，反對 「當權派

」，要求改變社會現狀。然而無論在哪一種社會制度下，這些青年
人的運動都同樣遭到了否定。滿腔的激情卻換來挫敗的人生，歷史
給他們留下了巨大陰影和深深的創傷，並在他們的理想與社會的現
實之間築起了一條代溝，使他們難以把自己的過去和反思告訴下一
代人。

今天的青年人以為現在的捷克就是一九六八年那一代青年想要
的那個捷克。實際上，那些 「六八代」的人並不完全認同今天的狀
況。在他們的眼中，一九八九年的 「天鵝絨革命」並不是 「布拉格
之春」的延續，它只是借用了過去的名義、形式和地點，而並非他
們當年為之奮鬥的目標。

事實上，一九六八年歐洲有兩個 「之春」，一個發生在布拉格
，另一個則發生在巴黎。前者要求改革社會主義，後者則奮力反抗
資本主義。今天，當法國的 「新左派」正重新給馬克思主義注入活
力的時候，捷克的前共產黨人則在努力沖洗馬克思主義的痕蹟；當
法國人對布爾喬亞文化感到厭惡的時候，捷克人反要追回失去的布
爾喬亞生活；當法國人反對全球化的時候，捷克人卻委身加入了
「共同市場」，還把布拉格國際機場交給法國航空公司管理。世上

的事就是這麼諷刺！
近年，布拉格取代巴黎成為歐洲最有吸引力的旅遊城市，成為

西方遊客的 「新迪士尼樂園」。除了沒有 「米老鼠」之外，它具有
許多迪士尼的元素，例如古城堡、哥特尖塔、小鎮大街，以及成群
結隊的美國遊客。在最繁華的布利克培大街， 「共產主義博物館」
與 「麥當勞」在同一座大樓裡營業，而且它們都以紅色作為主色，
讓人難以區分。

在 「天鵝絨革命」二十年之後，在加入西方全球化經濟體系以
及實行西方式民主制度之後，捷克人開始重新探討四十年前 「布拉
格之春」提出的問題：在東方與西方文化之間，在社會主義與資本
主義之間能否找到一條和諧的中間道路？這個問題對於捷克，以至
對於歐洲和世界上其他的國家仍然具有普遍的意義。

在港英政府管治時代，來港的
外來遊客以歐美、日韓為多，而來
自社會主義陣營的蘇聯、東歐國家
的遊客幾乎等於零，那時即便這些
國家來港的船員停泊在香港水域範
圍內，除為了採購急需日常用品以
補充船上不足外，一般來說，對這

些國家的船員也是諸多限制，根本不准上岸。據說這
是當時港英政府基於安全和政治上的理由而採取的一
種特別措施。隨着蘇聯解體，大批俄羅斯人湧入香港
，其驚人的消費能力令香港人刮目相看。

事實是，從原先的倒爺，到今日的富豪也就這十
年間的變化。我認識的葉蓮娜就是從小小的倒爺致富
的典型。她第二次來香港旅遊是由我接待的。我在機
場舉牌接她時，在閘口足足等了一個小時。她出閘見
到我說，在香港入境比進中國要繁瑣得多，關員反覆
查她的證件和她所填的出入境表格。她抱怨說， 「同
時間到港其他航班外國遊客的入境遠比俄羅斯遊客要
快捷得多，唯獨我們比他們要慢三步。」我只能向她
這樣解釋：有的國家和地區來的遊客到香港可以落地
簽證、免簽證，也有的遊客不是第一次來香港，因此
相對而言他們的入境手續要簡便得多。

有些俄羅斯客人搞不清（也可能有些當地旅行社
自己也搞不清）到香港與到中國內地都要分別簽證，
以為到了中國內地或到了香港只要簽一次證便可兩地
通行無阻。有一次我接待一對俄羅斯夫婦到東莞的虎
門參加國際傢具展。他們是乘俄航來香港的，過關時
由於只有到中國的簽證，單缺香港簽證而被拒入境。
好在香港的邀請單位事先已將我的手機號碼告訴客人
，他們從禁區打電話給我，問我怎麼辦？後經與關員
通話，我說他們只是過境，目的地是東莞，能否通融
按過境落地簽證處理。關員很抱歉地說，俄羅斯遊客
沒有落地簽證的先例。我只好如實告訴客人，沒有香
港簽證就算過境也不能入境。我在電話裡明確告訴這

對夫婦，唯有從機場乘船先到深圳，然後再搭其他交通工具到虎門你們所
下榻的酒店。當天我便趕到虎門，第二天一早與這對夫婦會合。

俄羅斯遊客因簽證問題引起不愉快的事例雖然不算太多，然而也發生
過幾起。娜佳的父親托尼亞是我以前接待過的客人。突然有一天托尼亞從
深圳打電話給我說，他二十歲的女兒娜佳要隻身來香港玩一天，他只要求
我在火車站接她，並安排酒店，其他就讓娜佳自行安排。娜佳一身輕裝，
趿着人字拖走到我跟前，我便送她到酒店，她對我說，她只待一天，晚上
她自己回深圳。這是純粹看在友情分上的義務工，我也樂得讓娜佳在香港
「自由行」。意想不到的是到了晚上八點左右，娜佳打電話說，中國深圳

關口不讓入境，理由是，她沒有中國簽證而被打回頭，好在香港方面允許
她再次入境。我打電話讓娜佳回到原來的酒店，並答應她第二天陪她到中
旅補辦簽證手續。她拿到簽證後便自行到深圳去了。原先遊客可以落地簽
證在深圳逗留七十二小時，後來也取消了。

有一次，來自獨聯體中亞某國的阿達耶夫經人介紹，打電話給我說，
他在深圳的蛇口，第二天準備到香港玩兩天，讓我接船，他把到港的船次
和他的全名告訴了我。第二天我準時到中港城去接這位突如其來的客人。
熒光屏顯示他乘的航班已到，按一般情況不用二十分鐘客人該出閘口，但
等了半個多小時仍不見他影子。後來我收到從海關打來的電話，讓我進去
充當譯員。經關員說，除了聽不懂客人講些什麼外，最主要遊客沒有香港
簽證。但我發現客人持的是外交護照，關員不懂俄語，沒注意到另一行英
文字，結果阿達耶夫得以通行。《大公報》訪問過俄羅斯在港領館，據說
近期港俄兩地的遊客來往入境很快就會實現免簽證，果然如此，那真該謝
天謝地了。

韓
萌
所
編
的
《
赤
道
文
藝
叢
書
》
：
黑
嬰
的
《
紅
白
旗
下
》
，

米
軍
的
《
熱
帶
詩
抄
》
、
蕭
村
的
《
椰
子
園
裡
》
、
韓
萌
的
《
紅
毛

樓
故
事
》
、
《
海
外
》
…
…
雖
然
全
是
南
洋
作
家
的
創
作
，
但
在
香

港
編
印
，
坊
間
也
常
見
，
很
可
能
比
南
洋
還
容
易
找
到
。
此
中
最
值

得
一
提
的
，
是
黑
嬰
的
《
紅
白
旗
下
》
（
香
港
赤
道
出
版
社
，
一
九

五
○
）
。

黑
嬰
（
一
九
一
五
至
一
九
九
二
）
原
名
張
炳
文
，
是
出
生
於
印
尼
的
廣
東
梅
縣
人

，
一
九
三
二
年
入
暨
南
大
學
外
語
系
，
並
開
始
創
作
，
曾
加
入
葉
紫
的
﹁無
名
文
學
社

﹂
，
建
國
前
曾
出
過
《
異
鄉
與
故
國
》
（
上
海
千
秋
出
版
社
，
一
九
三
四
）
、
《
帝
國

的
女
兒
》
（
上
海
開
華
書
局
，
一
九
三
四
）
、
《
雪
》
（
上
海
千
秋
出
版
社
，
一
九
三

六
）
和
《
時
代
的
動
感
》
（
雅
加
達
鮫
人
書
屋
，
一
九
四
九
）
等
多
部
創
作
。

《
紅
白
旗
下
》
是
約
七
萬
字
的
中
篇
，
一
九
五
○
年
六
月
完
成
於
椰
卡
達
（
今
譯

雅
加
達
）
。
﹁紅
白
﹂
是
印
尼
國
旗
的
顏
色
，
是
代
表
鬥
爭
的
旗
幟
，
但《
紅
白
旗
下
》

寫
的
不
是
歷
史
，
而
是
以
小
說
的
形
式
，
寫
華
僑
的
生
活
。
黑
嬰
在
《
後
記
》
中
說
：

我
所
着
重
表
現
的
，
並
非
印
尼
人
民
，
而
是
華
僑
的
進
步
與
倒
退
的
鬥
爭
。
還
觸

及
倒
退
陣
營
內
的
種
種
死
硬
相
，
也
不
惜
給
一
些
華
僑
民
主
人
士
（
不
是
全
體
）
下
一

番
針
灸
。
（
頁
一
二
二
）

《
紅
白
旗
下
》
出
版
後
甚
受
歡
迎
，
同
年
已
印
兩
版
。

每個人都是與眾不同的個
體，在不同時間，不同地點，
不同環境中盡自己所能去織一
張夢的網。雖然有痛苦作伴，
但內心總是快樂的。

金無足赤，人無完人。有
人是這樣比喻人生的：每個人都擁有兩個袋子
，一個掛在前面，另一個掛在後面，前面的袋
子裝着優點，後面的裝着缺點，人們揹着袋子
成一字形從人生的起點走向終點，看到的永遠
是自己的優點和別人的缺點。兒時的我認為這
是一個再恰當不過的比喻，但對於我們這一代

二十一世紀的寵兒來說，自信卻顯得那麼難能
可貴。一個又一個大有前途的莘莘學子，在巨
大的壓力和不被人理解的壓迫下再也不能自信
地面對人生而墜樓自殺。但他們忘記了一個道
理──柳暗花明又一村。

世界因為我們每個人的出現變得多彩，最
了解自己的人正是自己，在求得別人欣賞之前
，難道我們不應先享受一下自我欣賞的樂趣？

有太多的人太過理智，他們把自己的缺點
放在前面的袋子裡，優點放在後面的袋子中，
當這群人在排隊前行的時候，看到的是別人的
優點和自己的缺點，在對比之下，自己顯得是

那麼不堪，自卑也就油然而生。
不公平的比較是可怕的，可以說所有的比

較都是不公平的。性格的不同，經歷的不同，
基因的不同，造就了成績、習慣、人生觀、世
界觀和成敗的不同。比較足以殺人卻不見血，
因為它殺死的是人的心，心死就如同行屍走肉
。忘記比較，每個人都是優秀的；忘記比較，
每個人都是自信的；忘記比較，每個人都是無
憂無慮的；忘記比較，每個人都是可以放光的
金子。為自己的夢去揚長避短，充分發揮自己
的潛能。因為欣賞，才會自信；只有自信，才
能笑看人生，從而走向成功的彼岸。

有人說，人生在世，床是必不可少
的傢具。這話不無道理，人的一生有三
分之一的時間就是在床上度過的。床，
猶如人生之舟，由此地到彼岸，從起點
到終點，生生死死都離不開它。在地緣
近、血緣親、俗緣同的閩南和台灣，人

們對床的感情在全國可謂獨一無二。床既是生活中的傢具
，也是民俗中的道具，演化出不少獨具情趣的禮儀和婚俗
交融的床文化奇觀。

閩南和台灣人習稱床為 「眠床」，為何要加個 「眠」
字？原來，台灣個別地區沿襲祖籍地粵東一帶的習慣，稱
飯桌為 「床」，如不加個 「眠」字以示區別飯桌和睡床，
豈不鬧出一些笑話來？無論是古代還是現今，閩南和台灣
人都很看重婚床，結婚的花費有相當部分就是花在床上的
。傳統婚禮很看重仿古婚床，通常做床的木料選用優質的
杉木、樟木、楠木等，由能工巧匠精雕細鏤而成，是一件
古色古香的藝術品。最近，筆者閱讀閩南籍台灣著名學者
林再復寫的《閩南人》一書，書中對古式眠床有這樣一段
描繪： 「客廳兩旁的房間為臥室，床前橫一踏腳的長方櫈
，俗稱腳椅，作為脫履登床之用。臥床和內地無異，但豪
奢人家的床都很精緻，三面圍屏，雕刻人物、山水、花鳥
。床的正面一如客廳，置長方形帖案。」由此看來，這婚
床就是洞房中之 「洞房」了。婚床之豪華舒適除了枕頭、
被毯等之外，人們尤其注重婚床與蚊帳鈎的配搭。一對精
美的鑲銀嵌玉的帳鈎，其價格有多高可想而知。上世紀八

十年代，福建東山島有位叫鄭蓮的民間老藝人曾用數百顆
瑪瑙、珍珠、鑽石，根據不同的顏色、形狀精心雕鏤編綴
成一對含有千姿百態的珍禽瑞獸、花鳥蟲魚的金銀帳鈎，
參加過 「廣交會」展銷，令人歎為觀止！姑娘出閨最講究
和最被看重的陪嫁品之一，也是一對鑲金嵌玉的精美帳鈎
。新婚之日，人們入洞房看新娘的同時，其實也在欣賞婚
床和帳鈎的做工和質料如何。筆者在北京故宮參觀過古代
「萬歲爺」的寢室，裡面擺設的 「龍床」與我描述的台灣

和閩南的古式婚床竟沒有什麼差別。由此可見，台灣和閩
南的古式婚床有多豪奢了。

結婚是人生一大要事，而婚床則是要事中的重點傢具
，因而人們對婚床的安放不僅講究而且慎重。首先要選擇
良辰吉日進行安床，安床的方位有嚴格規定，其位置要按
男女雙方的生辰八字、窗向、神位來確定，忌與桌、櫃、
櫥相對。對於屋頂有棟樑的，床的擺放要與棟樑平行，如
果豎放謂之 「挑樑」，被視為不吉利。床板必須成雙數，
一般為八塊或十塊，寓意好事成雙。新婚眠床不能由新郎
自己動手來鋪，必須請來宗親中的 「福人」（幸福家庭的
長輩）來操持。鋪床時，席下四個角落或四支床腳要墊放
幾枚古銅錢或硬幣，寓意 「財丁兩旺」。操作過程中要說
吉語，通用的安床吉語很有趣味，內容很中聽： 「洞房花
燭通通紅，才郎淑女配成雙。祝賀明年得貴子，光宗耀祖
把代傳。」從安床的風俗看來，床的擺放大有科學可言。
如：床頭不宜在窗下，這是因為床頭在窗下，人睡眠時有
不安全感，如遇大風、雷雨天氣，這種感覺更是強烈。如

果家中有好動兒童，容易借床爬窗，其後果不堪設想。床
的擺放對着梳妝鏡也是禁忌，這主要是人夜間起來時，特
別是睡眠中朦朧醒來時，在光線較暗的地方，看到鏡中人
在活動，容易受驚嚇。安床忌高低不平，忌床面太軟，脊
柱長期彎曲會影響血液循環，使人疲勞容易生病，所以平
穩的床和軟硬適中的床才是理想之選。

在閩南和台灣民間，有關婚床的趣俗不少，如安床後
到新婚前夜這段時間，新郎都要睡新床，俗諺云： 「睡空
鋪，不死夫，也死妻」。同時，必須由弟弟或未婚男人陪
睡，以取成雙作對的吉兆。新娘出嫁時，娘家要讓她帶上
公雞和母雞一對，進洞房後，由男方的姑嫂放入床底下，
親友賀客圍觀着看哪隻雞先走出床底，若是公雞先出來，
人們會喝彩： 「頭胎生查埔（男）！」要是母雞先露面，
同樣也有歡笑聲： 「先生阿姐招小弟！」此情此景不啻於
在觀賞一個精彩節目！新婚之夜，新郎家要選一個男童上
婚床翻滾，這一婚禮謂之 「翻床鋪」。事先大人要教會男
童說幾句吉語，如 「翻床鋪，生查埔（男）。翻過來，中
秀才。翻過去，都如意」。平常放在同一房間裡的兩張床
，也有上下首之分。有客留宿，按照禮儀輕重，應該請客
人睡在上首那張眠床。如果主人讓客人睡在下首的床，便
含有輕慢之意。床是人生之搖籃，人們敬之有加。每逢春
節、七夕等傳統節日，閩南和台灣人都要辦供品，擺到床
前敬奉 「床公床婆」。人們俗信床有床神，祭祀床神的風
俗起碼在宋朝就開始流行。宋人楊循吉《除夜雜詠》詩云
： 「買糖迎灶帝，酌水祀床公」，即指祭祀床神。俗傳床
神有男女之分，床婆貪杯，而床公好茶，所以 「以酒祀床
母，以茶祀床公」，這叫男茶女酒。

少男少女到了十五歲，要在誕生的那張床前舉行成年
禮儀，答謝床公床婆的養育之恩，此俗謂之 「牽出花園」
，與我們目前時興的成年宣誓儀式有異曲同工之妙！父母
病故，習慣將床移到廳堂的左側，稱作 「搬鋪」。但也有
的是待老人壽終正寢後，再將床移到廳堂左側。

總之，閩南和台灣人生生死死都離不開眠床。床，是
哺育人們成長的搖籃，是人們親密的生活伴侶。人們生於
床上，相愛於床上，最後死於床上。床是人們生活的依附
，也是人們的精神寄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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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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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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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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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
也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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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不
同
看
法
。
公
務
員
林
科

長
回
答
非
常
乾
脆
：
﹁好
啊
！
幹
到
一
百
歲
也
願
意
，
為
什
麼
不
願

意
呢
？
﹂
大
有
康
熙
帝
想
﹁再
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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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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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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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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髮
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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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了
。
公
務
員
定
崗
定
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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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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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
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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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所
知
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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